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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大学九十华诞，当我作为老教师代表在校庆

台上接受献花时，不禁感从中来，思绪万千……

最近在家中找出一份 10 年前的应访笔记，当

时是应某报社为庆祝安大新建五十周年校庆而准备

采访的材料。（命题是“我与安大”）。这一份材料画出

了我在安大的生命轨迹。所要补充的是，进入习近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

采。这次校庆前夕，学校要我写一份五年来科研成果

统计表，我八十岁后，共出版《方铭文集》《苏青文集》

《朱湘全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评析》《蒋光慈全集》

等，共23册，700万字之多！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无情又有情。从应访笔记看，

六十年来，我可算是新建安大的历史反映和代表。安

大起步我起步，安大受挫我受挫，安大前进我前进。

我首先要感谢新建安大校长张行言和第一副书

记方志明，他们的知人善任，使我在1958年迈出青春

华彩的第一步！

我要感谢孙献忠书记，他始终支持和关怀，使我

能劈波斩浪前进！

我要感谢黄德宽书记，他坚决支持热情推荐我

的文集在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还要感谢李仁群书记，我老年出版的每一部

书，他认为是为学校增辉；亲自主持《蒋光慈全集》出

版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安徽画报》出了《蒋光慈全

集》报道特刊，全国性的《文艺报》用四个整版出了“经

典作家蒋光慈专辑”。

现在将应访笔记发表，是想趁校庆之后，对我的

六十年安大生活，作一回顾和小结，我奉行的仍是孔

子撰写《春秋》的宗旨：“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愿与安大继续同行共进！

2018.10.1

附：应访笔记

我是 1958 年复旦大学毕业，带有支援安大性质

来安徽的（当时曾希圣是华东局第三书记亲到上海要人）。

安徽大学 1958 年新建，是毛主席亲自命名的。

周恩来签署任命原外国专家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张行

言来安大主政。他是单枪匹马一人来安大的，加上复

旦大学支援的老教授、讲师和像我一位刚毕业的青年

教师。大批人员是部队来的干部和军校来的教员。

青年人有朝气和干劲，我初来安大在党委领导下

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举其大者：

一、张行言委托我把毛主席校名题字剪贴裱装，并

由我长期保管，直到中央档案馆来人从我手中取走。

二、曾希圣在开学典礼上关于“后来居上”的讲

话，由我从录音整理成文发表。

三、陈毅报告、邓小平讲话、董必武题词也经由我

记录整理见报。

四、安大党委任命我为校报编辑组长和学报秘

书，从创刊到发展，值得纪念。

五、安大建校初几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

报、安徽日报曾有广泛的报道，有的是头版头条和整

版，绝大多数都经上级决定由我署名报道。

六、安大党委、学校许多重大决策，要我参加讨

论，许多文件报告，党委嘱我起草。

七、从1958年给外语系上课，到中文系、政治系、

历史系、图书馆专业等，我是上课最多的。

八、我曾下放和县。和县籍海军战士胡业桃是雷

锋式的典型。我接受海军党委和和县县委邀去北京

部队采访写作。后来海军党委作了向胡业桃学习的

决定，并在人民日报整版报道。

下放农村五年后，我又回到安大。倍觉时间可

贵，如鲁迅说的“要赶紧做”！举其大者：

一、1978 年，教育部指名邀我进京，作为北大、北

师大、北师院 18 部书的审稿人，和周扬、夏衍等列名

书上。

二、1979年，以胡乔木为首的社科院通知我进京，

委我为“六五国家项目”《现代作家作品资料丛书》的

编委，列名书上。

三、1981 年，纪念鲁迅 100 周年，由胡耀邦主持，

中宣部指定我作为安徽的代表参加。

四、1978年我在兰州会议上提出为三十年文艺正

名。提倡赶编新文学史以应教学急需，这部由北大、

南大、安大等九院校编的文学史于 1979 年出版。这

对知识饥渴和学术缺漏，起了极大的救济作用。

五、在学术研究方面，与安徽有关的：（一）上世纪

五十年代末，光明日报开展“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

有无作用”的全国大讨论，安徽只有我和吕美生写了

“论桐城派”17000 字的长文参加讨论，此文收入《桐

城派研究论文集》，1963 年出版。（二）安徽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是和《红楼梦》齐名的伟大著作。1979年

我参加了《吴敬梓和儒林外名》一书的写作。（三）作为

省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我首倡并参与《张恨水国际

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帮助潜山成立了“张恨水纪

念馆”。我在《读书》上写的论张恨水小说的文章发表

后，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有人写文作了褒扬。

（四）安徽六安人蒋光慈是和郭沫若一起在20年代开

辟革命诗歌的先锋，他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作为

国家六五项目，我编著出版的《蒋光慈研究资料》，获

得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五）我是安徽大学专职老

师，20 世纪 80 年代兼任合肥联大中文系主任；2002

年起兼任新华学院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

为教育部新批这两个本科院校作了不少工作。（六）结

合教学，我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 20 多部著

作，编著的共计1000万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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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安大共进
——从一份应访笔记说起 □ 合肥 方铭

安

酉年谷雨那天，合肥地区真的下雨了。

名中带“雨”，谷雨时节多雨，便是天经地

义，名正言顺。

雨生百谷。自称“明农隐士”的王子进《二如亭

群芳谱》曰：“谷雨，谷得雨而生也。”天不下雨，地上无

水，怎生百谷！再往前溯，元代吴澄《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之说更为明白：“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

又雨其谷于水也。雨读作去声，如雨我公田之雨。盖

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这个读去声的“雨”是一

个动作，水从天上来，一个降落过程。

清明育种，谷雨插秧。在家乡皖河流域稻作文

化里，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时令，它关乎一年

生计，是水稻插秧季节。这时节，雨是最寻常的，说来

便来，一下便是三两天，似乎总把旱地湿透，把水田灌

满。至今记得儿时读张志和《渔歌子》：“青箬笠，绿蓑

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箬笠和蓑衣已进农业博物馆

了，四十年前，家乡谷雨时节，田畈上却到处飘动着箬

笠和蓑衣的影子。“早插黄秧早生根”。水稻插秧不宜

迟，到了立夏就算迟。谷雨时节，乡人起早摸晚，抢着

把秧苗插下。别说斜风细雨，就是狂风暴雨，那些箬

笠和蓑衣依然浮动于水田里。

“杨花落尽子规啼”。前几天，气温飞升，一度高

达二十八九度。暖风中，合肥城里竟有雪花轻扬。那

可不是真的雪花，是些从高大的白杨树枝叶间飘飞的

绒花。早晨，走在小区里林荫道上，听着树上啁啁啾

啾鸟鸣，偶尔从远处传来“布谷——布谷”。驻足静

听，那声音来自合肥城中山——大蜀山。它好像是一

种提醒，告诉人们又到了一年一度“播谷”时间，赶快

行动吧，节令不等人，千万别

误了农时。它又最能催生乡

愁，“布谷布谷”之声，听起来

好 似“ 不 如 归 去 ”。 归 去 何

方？当然是家乡，或者故乡。

当真，会有不少人从异地他乡

大小城市里返回家乡，他们走

出车间，离开工地，挤火车，赶

汽车，暂时回到家乡，斜风细

雨里种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在家乡皖西南地区，谷

雨时节是忙季，忙的是把水稻秧苗插下去。乡人起早

摸晚，劳累辛苦是必然，可忙中也有乐。谷雨是播种

季节，也是收获季节。这时节最大收获是茶叶。清明

断雪，谷雨断霜。清明节后，气温迅速回暖，山上的茶

树睡醒，突然睁开了眼睛。宛如鸟雀的小舌头、少女

秀眉般的嫩芽，沾着露水，饱吸雨水，一个劲地往上

蹿，后一个时辰与前一个时辰不是一个样。茶香诱

人。性急的人，清明一到便下手了，抢先尝鲜，尝尝

“明前”茶的滋味。在乡人眼里，春茶最好出在谷雨前

后那几天。茶叶汁水已经充足，却又保持鲜嫩。乡人

最爱喝谷雨茶，称之为“谷雨尖子”。

其实，谷雨喝新茶的习俗由来已久。古代文人

墨客曾留下许多谷雨品茗诗作。唐代诗僧齐己《谢中

上人寄茶》：“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绿嫩难盈笼，

清和易晚天。且招邻院客，试煮落花泉。地远劳相

寄，无来又隔年。”谷雨春山，云雾芳烟，向晚煮茶，嫩

绿花泉，那种鲜香时隔千年犹闻到。清人郑板桥留有

《谷雨清》：“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

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

笔横皴淡淡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

谷雨时节，雨后天晴，翠竹亭亭，新叶萧萧，一杯香茗，

三朋四友，坐饮其间，该是多么惬意。乡人品新茶，没

有这些文人雅士的闲适，他们只能忙中偷闲尝一尝这

个春天赐予他们最醇厚最甘冽的滋味。凭着自己的

经验，他们相信谷雨茶喝了会清火、辟邪、明目，即便

下雨，谷雨这天人们也会去山上采摘一些新茶回来，

放在铁锅里炒出水分，揉出茶汁，用炭火焙干，再煮着

喝。可以想见，那茶味有多酽。

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过后便是夏

天。春天意犹未尽，夏天匆匆赶到。谷雨季，春夏之

交总有一番争夺，你进我退，来来回回，难分胜负。谷

雨的雨，好似一位和事佬，于春夏之间斡旋调停。终

于，春天心平气和，夏天也不再急躁冒进。一切顺理

成章，水到渠成。

丁

谷雨的雨 □合肥 王张应

岁


